
2023年4月15日 星期六
编辑/郑千山 美编/冉芩读书6

每年4月13至16日左右，是傣族最
盛大的传统节日——泼水节。

自 2020年起，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为服从、服务边境疫情防控，泼水节
狂欢活动停了。3年之后，再次绽放的泼
水之花，为中缅边民久久期盼。

与瑞丽边境村寨相连或依江相望的
缅甸木姐市芒秀区的19个村寨，今年将
分别组团参加欢庆活动。芒秀区的十九
寨，与瑞丽边民有着百年胞波之谊，被瑞
丽人亲切称之为“十九寨”。

除了中方的活动，有缅甸四个方队
的大型马鹿舞表演，有双方在瑞丽共同举
办的“佑庭杯·2023中缅足球联赛”；还有
东南亚风情美食、民族服饰展。中缅泼水
节活动丰富多彩，展示了鲜明的边境民族
文化特征和国际化色彩。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对泼水
节起源表述为：“与小乘佛教的传入有密
切关系，反映了人们征服干旱、火灾等自
然力的朴素愿望”。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
国风俗辞典·泼水节》写道：“此节日起源
于印度，后随小乘佛教传播，经缅甸、泰国
和老挝传入我国傣族地区。”

在岁月长河中，泼水节早已成为了
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最
隆重的传统节日。皆以泼水辞旧迎新，喜
庆新年，类似于中国春节。在中国，泼水节
成为傣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的新年
节日。傣语称之为“比迈”（新年），泼水节
为傣历新年。2006年和2008年，西双版纳
和德宏相继申报，经国务院批准，该民俗
分别列入了中国第一批、第二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 56
朵花中，傣族
是一朵绽放
着 艳 丽 色
彩的奇葩。
千百年来，
因为与水的
紧密联系和

深厚情感，傣
族被赋以“水的民

族”，水成为了“傣族
的灵魂”。泼水节成
为了傣族一年中最
盛大的传统节日。傣

族文化的绚丽多彩，傣族人的淳朴善良，
以及优美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传
扬，泼水节亦随之美名远扬，吸引四海之
人为之神往。

泼水节不仅是东南亚各国的重要节
庆，也是相互交流，促进国与国之间友谊
的重要纽带。中缅泼水节互动，历史悠久，
见证了中缅两国的胞波友情。

中缅胞波友谊历经千年，历久弥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缅友谊之树更
加常青。

1950年6月，中缅两国正式建交。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世界的眼光，敏锐
捕捉到缅甸及其东南亚国家对新中国成
长的重要意义。中缅外交史中，除了刘少
奇、邓小平先后访问缅甸外，周恩来总理
曾9次访问缅甸，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少
有的。周总理以宽广的胸怀，为中缅胞波
友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适逢
缅甸泼水节，周总理身穿缅甸传统服装参
加泼水节。万人狂欢泼水，工作人员担心
总理的安全和健康，一直婉言相劝。但周
总理走下车，同狂欢的缅甸人民一一握
手，相互泼水，全身湿透。

万人盛大的泼水，水珠漫天飞舞成
雾，在阳光折射下，形成了一道道艳丽的
彩虹。缅甸民众欢声雷动，被这位亲民、爱
民的中国总理所折服，他们操着生硬的中
国话，一浪又一浪地喊着：“中国，周恩来”

“周恩来，中国”。周总理向大家频频挥手：
“水是吉祥物，浇得越多越吉祥幸福。”周
总理尊重外国民众习俗，深深打动了缅甸
人民，为两国人民久久传颂。

在老一辈革命家推动下，缅甸成为
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签署陆地边界条约
的邻邦。

陪同周总理访问和泼水的，还有被
称为“元帅诗人”的陈毅副总理。中缅两国
人民的深厚情谊，以及缅甸人民对泼水爱
的情思，感染着、激荡着诗人陈毅，使之情
思泉涌。在对缅外交中，陈毅先后写过10
首充满情感的访缅诗篇。在《赠缅甸友人》
中他赞颂中缅两国胞波友谊：“我住江之
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
水。”这首深情动人的歌，至今，依然在缅
甸广为传唱，成为中缅友谊的象征。

在中缅建交73年的历史上，中缅高
层互访不断。进入新时代，中缅两国就构
建起中缅经济走廊，共建中缅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诠释了唇齿相依，休戚与
共的中缅命运共同体精神，续写了千年胞
波友谊的崭新篇章。

缅甸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
家，由于千年胞波，两国人民在民心相通
方面，有着深厚基础，两国人民共同沐浴
着常青树一样绿色友谊带来的成果。

这种民心相通的胞波友谊，可以通
过许多可感的事例证实。

中缅边境的傣族村寨，多会选择与
相邻的一个或几个缅甸村寨结为友好村
寨。这种选择，双方认同，地缘相近，情感
相亲。结队后就成为亲戚，较为稳固，会
延续数十年或更久远，成为情感的纽带。
民间交往和重大活动相互邀请，成为沿
袭的惯例，作为两国边民组织活动的必
要设置。

每年泼水节，双方会致函或口头相
邀互动。与大等喊结队的，是相邻的缅甸
弄信村。双方将每年泼水节的第三天，确
定为友情交流泼水日，到时大等喊会分出
一组或几组赴缅泼水，缅甸弄信村也会安
排人来大等喊交流。

“胞波”，缅语意为“兄弟”。
事实上，中缅胞波情谊，不仅仅是意

义上的，其延续着一种血缘亲情。这种亲
情，除了两国边民，从起始，到久远的迁徙
途中，不断分化而成，也镌刻着历史发展
的印痕。

“跑缅甸”，曾为时代热词。记录了20
世纪70年代前，中国边境的傣族，由于贫
困落后，大量或渡江、或翻山越岭，前往缅

甸或东南亚地区，求生存谋发展，生儿育
女定居境外。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
中国边民日子一天天向好，使缅甸边民信
服仰慕，许多边民归根回国。而边境上的
缅甸姑娘，也把能嫁到中国，作为一种向
往和幸福。

从“跑缅甸”到“嫁到中国”，中缅边境
产生了许多血缘联系，体现了时代变迁。

在中国的边境对外开放名录中，始
终都有瑞丽的名字，这是瑞丽的地缘决定
的。瑞丽地处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
心建设的前沿，是中缅“人字型”经济走廊
的关键节点。地势之要，使瑞丽成为了国
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中国（云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成为中缅两国最大，也是最
活跃的陆路口岸。中缅两国边民的文化互
鉴，民心相通，为瑞丽开发开放奠定了厚
实基础。

在对外开发开放中，瑞丽立足沿边
特区、开放前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战略
中，不断探索高质量对外开放新经验。虽
然，前行之路艰辛坎坷，但创造了“中国边
贸看云南，云南边贸看瑞丽”的辉煌。在中
缅边境，致力讲好“一带一路”上的“中国
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

从2000年起，瑞丽每年举办“中缅胞
波狂欢节”，举办由中缅双方轮值的“中缅
边交会”。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中缅经济文
化交流活动，异彩纷呈，内容丰富。但是，
其中每一项活动，相互泼水狂欢，是其中
不可或缺的内容。

有了水，这些活动才有灵性，散发出
湿润的浓浓的情意。水的圣洁，给人们带
来吉祥和好运。参加过泼水节的人都知
道，水被泼得越多越湿就越吉祥。

泼水作为一种相融的文化，成为不
断筑牢胞波友谊的黏合剂。在中缅边境开
发开放中，成为一种无形的推动力。

泼水节来了。
泼水节像传递着巨大引力的磁场，

吸引着成千上万中缅人民的目光，湿润着
人们的期待。

泼水狂欢，如同纵情喝酒，纵酒至
酣，泼水至欢，许多旧渍一洗而光。许多平
日难以了结的旧事，会一泼而解。因为人
们深信，水是圣洁的，这种圣洁，使水有着
神奇的魔力。

人们期待，在一遍又一遍被浇得透
湿中，获得吉祥和幸福。

癸卯清明时节，一个来自昆明的“文
学象群”北上京城，在当下中国文学版图
上留下了一次独特的旅行。

4月3日，由中国作家网、昆明市文
联主办的“从西南崛起——昆明作家群
北京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邱
华栋、王杨、徐可、顾建平、张莉、西渡、陈
涛、丛治辰、李蔚超、周伟驰以及缪开和、
陆毅敏、李朝德等作家、评论家针对以张
庆国、陈鹏、半夏、包倬、祝立根、胡兴尚6
位昆明作家为代表的“昆明作家群”创作
进行研讨。

6位作家都是当下“昆明作家群”中
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会者认为：小说家
张庆国创作逾40年，其创作体量丰厚而
庞大，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图谱中一位“贯
穿式”的实力派作家；半夏的写作在当代
散文和非虚构创作中独树一帜，她的视
角关注山川风物、鱼虫草鸟等一切大地
上的生命；陈鹏的小说充满实验性和形
式感，其内里充沛着生机和创造性的锐
利感；包倬的创作体现出一种幽默感和
对现实敏锐的捕捉能力，能对一闪而过
的瞬间迅速进行美学的审视和文学性的
升华；两位诗人胡兴尚和祝立根，诗歌亦
各具特色，令人瞩目。

6位昆明作家的创作激发了与会者
的研讨激情。张庆国的创作始于20世纪
80年代，他说自己“年轻时候总是雄心勃
勃，希望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时他热衷
于先锋式写作，不过近几年，他的观点发
生了转变，作品更多地选择“落在实处”，
去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犀鸟启示录》
最近获得了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评
论家徐可评价其作品写作沉着、用心用
情、技巧娴熟，小说《马厩之夜》就是一部
指向历史深处和生命本身的文本，在叙
述的方式上具有很强的个性与探索性。
在作家顾建平看来，张庆国作品富有幽
默感和批判精神，其作品中关于城市中
非主流、半边缘人物的书写和行云流水
般的流畅叙述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注
意力。张莉对张庆国的小说《黑暗的火
车》的情节记忆十分清晰，她对作家建构
故事的能力十分认可，对其故事叙述里
有明亮的一面和黑暗的一面的明暗缠绕
性叙述印象深刻。彝族作家包倬的作品
中有强烈的地方性，但是这种地方性不
是风光化的书写，而是民族性的书写。张
莉认为，包倬致力于探寻少数民族精神
意义上的意志性的东西，不回避他的地
方性、民族身份，但作品同时有着现代性
的内核，探索精神意义上的困扰，这是超
越了民族的。与包倬相比，陈鹏作品和写
作引入了一种世界文学气象。而半夏的
作品是走进旷野、荒原，观照虫子、观照
自然、观照万物得来的，这是一种博物学
意义的写作。对它有兴趣，去感悟它，把
它描述出来，这就是博物志最初的写作，

其秉持对动物、植物的关爱之情深入阐
述了生物周期的节律，让读者能够感受
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温情。诗人西渡
评论认为昆明祝立根、胡兴尚两位诗人
创作有一些共同的特色，他们都受惠于
云南这片土地，有一种共同的地方性，还
有一种朴素的直觉的自然哲学，这种自
然哲学不仅体现在他们如何处理自然题
材上，当他们在创作中处理自我，处理人
和人之间的关系，处理生命经验时，都体
现了一种自然哲学。当然，两位诗人的风
格不同，胡兴尚的诗比较克制、内敛、集
中，祝立根的诗则写得更铺陈。周伟驰认
为胡兴尚的诗总体倾向于哲理，是由思
考而成诗，有一种传统深厚的感觉，与完
全世俗化的生活截然不同。而祝立根的
诗歌创作倾向于行为和叙述，对于普遍
的日常，表现出地方经验的独特性。

4月4日，研讨转换为对话。由十月文
学院、昆明市文联主办，昆明作家协会承
办的“边地，或中心”昆明作家群与北京作
家群对话活动在十月文学院举行。宁肯、
赵兰振、赵大河、杨碧薇、陆源、李潇潇6
位北京作家和张庆国、陈鹏、半夏、包倬、
祝立根、胡兴尚6位昆明作家就文学的地
域色彩、中心意识或去中心化、当下异质
性写作的困境和可能、作家如何走出“影
响的焦虑”等议题展开面对面的对话。

此次对话交流，重心不在作家是处
在“边地”或者“中心”，而是昆明和北京
两地作家如何加强交流和合作，就文学
创作展开更深入的探讨，共同走向更广
阔的文学世界。对作家而言，最重要不是
身处“边地”或者“中心”，而是写出真正
有分量、有力度、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家
赵兰振认为，有时作家身处边地，反而能
写出伟大的作品，古今中外，例子很多。
蒲松龄在并非文化中心的山东淄川县当
了30年的私塾教师，却写出了流传至今
的《聊斋志异》；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
一生都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
福小镇，可他的主要作品《圣殿》《我弥留
之际》《喧哗与骚动》《村子》等都是在这
个“邮票大小”的小镇“约克纳帕塔法”完
成的。所以，作家的文学创作与“边地”或

“中心”并无太大关系，只与作家的才华
和对文学的认知与定位有关，作家应该
提高对文学的认知和品位，用心灵审视
现实生活，通过故事呈现出来，建构属于
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胡兴尚认为，从更
长的时间来看，伟大文学作品诞生的地
方应该就是文学的中心，比如福克纳的
奥克斯福小镇，博尔赫斯的布宜诺斯艾
利斯，麦克劳德的布雷顿角等，都可看作
文学的中心。所以，当我们在谈地方性写
作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所生活的土地、
如何避免惯性的或者无效的写作、如何
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地方的独特性，这是
摆在所有写作者面前的难题。在诗人、鲁

迅文学院教师杨碧薇看来，所有的文学
概念其实都是被建构起来的，如果我们
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去看待历史叙述，处
于不同的历史立场，可能会得出完全不
同的历史结论。当我们谈论“边地”或者

“中心”的时候，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事
实：所谓的“边地”或者“中心”都在被不
断地消解中，在人类的后现代生存环境
下，所有东西都在被扁平化和无聊化，我
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纳入了一个非常模
式化的生产机制。所以，任何作家面临的
最大考验是来自人类生活的系统化和高
度的理性化，比如科技发展对人的驯化，
这些都给作家们带来了巨大的考验。80
后壮族作家陆源从语言角度谈到，“边
地”或“中心”的外延其实非常丰富，在他
的家乡，着火不写成“着火”而写成“走
水”，这种语言的独特性势必会影响作家
的写作。在他看来，一个作家借助方言建
构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就必须深入本
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字，呈现民族
特色。当然，作品呈现异质性的同时也要
兼顾普遍性，纯粹的异质性写作会流于
符号化，无法完成文学交流和对话。在李
朝德看来，“边地”或者“中心”的概念，其
实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北京，昆明处于

“边地”，相对于整个云南，昆明又是“中
心”，出发点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不管
如何，我们热爱文学，对文学的内在要求
都是一样的，即便我们的文学外在表达
和形式不一样，但它内在的美学标准和
美学追求是一样的，是统一的。而地域文
化的千差万别，反而会给文学带来更为
丰富多彩的面貌。北京作家宁肯认为，无
论身在何处，文学永远指向作家的内心，
对作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回到内心。任何
事物表露出来的内容远远不及它根系下
面的内容，就像沙漠里的植物，露出来一
点，但下面隐藏着更为庞杂的根系，写作

也是这样，作家要回到记忆生长的地
方，不断向下挖掘，向着自己的根部和
记忆深处挖掘。挖掘越深，作品中异质
性特征就越容易显现。祝立根与张庆国
都认为，在云南写作是幸运的，因为它
有很多陌生化场景和异质性元素，但要
把地方元素写透，写出力量感，就需要
深入了解和体验云南历史文化和方方
面面的生活。作家半夏希望通过她的创
作传达这样一个观点：人与世界上所有
物种都是生命共同体，都休戚与共。作
家赵大河谈到：作家以何种眼光看待与
自己相关的地域文化很重要，鲁迅离开
绍兴重新观察绍兴，沈从文离开湘西重
新观察湘西，都获得了世界性的眼光和
视角。在包倬看来，作家其实并不需要
刻意呈现异质性，因为异质性深植于作
家骨子里。北京作家李潇潇认为，作家
才华重要，而时代也非常重要。大数据
时代的写作更多地需要世界眼光，作家
的学者化、百科全书化是一种时代的要
求。陈鹏坦言，作为昆明作家，虽身处地
理意义上的“边地”，但这丝毫不会影响
昆明作家写作的雄心，只是不要把地方
写作当成简单的风情展示和符号展览，
要深挖进去，要走出书屋，走向旷野，走
进更大的世界。

“昆明作家群”这次跨越 3000多公
里的“一路北上”，对云南作家、对昆明作
家的创作意义重大。两场研讨与对话，醒
目而深刻。昆明市文联主席陆毅敏表示，
文学作为重要的精神载体，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承担着重要任
务。作为云南省会，昆明非常重视本土文
学发展，昆明之所以提出“崛起的昆明作
家群”的构想，目的在于聚焦新时代昆明
的文学创作力量，研讨创作实绩，以期用
更优秀的文学作品展现新时代云南和昆
明的精神与文化气象。

隐喻的创作手法古已有之。但作
为一种重要的诗歌表现方式，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新批评文艺理论那
里成熟起来的。布鲁克斯说：“我们可
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现代诗歌技
巧，重新发现隐喻并重新使用隐喻。”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真正把隐喻的
诗歌技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
那非朦胧诗人莫属。北岛、舒婷、顾城、
芒克，他们个个都是隐喻高手，能把那
满腔的幽怨、愤懑和质疑，化为一个个
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是触目惊心的意
象，让虚构的意象幻化成一幅幅动人
的场景甚至一段段动人的故事，成就
深刻而蕴藉的诗。然而隐喻的这种手
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朦胧诗
歌创作到达顶峰的时候，忽然有人出
来反对。这些人中，于坚的声音最大，
于坚说要“拒绝隐喻，让诗歌重返日常
和民间”。于是，在这伙人的鼓噪下，口
语诗蜂拥而起，90年代达到高潮，新世
纪亦有“梨花体”这种风靡一时的口语
诗体，直到如今，依然有名声很响的口
语诗人，比如云南诗人陈衍强或者贾
浅浅的一些诗作。

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是口语诗
无法很好解决的地方：因为语言过于
直白而造成诗意的浅淡寡味。比起早
期口语诗人韩东、于坚、伊沙们的原
创精神，今天的口语诗歌越来越具有
争议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重返意象主义
的创作理念，以隐喻的写作手法重建
诗歌表意的丰富性和含蓄性，成为当
下诗歌发展的方向之一。严琼丽，一
个 90 后的女诗人，在新时代的诗歌创
作背景下，将这种 80 年代流行的写诗
方式，在她笔端重新复兴，把一个年
轻女性的心曲描绘得如此婉转动人，
同时，也把这个时代的人文镜像传达
得如此掷地有声。《边疆文学》2022 年
第 12 期刊登了严琼丽的 9 首诗歌，笔
者就这9首诗歌进行细读。

《空山》这首诗歌将一个人的内
心世界写得山河荡漾，花开花落，那
是出于她“意象”营造的能力。一座心
灵的空山，本来用来隐喻一个人超然
物外的状态，然而，此人非仙人，此人
乃凡人，所以，看似空山无声，空山无
情，而实际上，空山回声不断，空山雨
滴绵绵。这种凡人的矛盾心态，在诗
人绵密繁复的隐喻性意象的呈现中
被表达出来。

《生活》很显然是写诗人自己的
生活，诗歌一开始将自己的生活和 80
年代著名的朦胧诗人北岛的生活作
了一个对比，这显示了严琼丽写作的
气魄，更表明了其诗歌与北岛的师承
关系。诗人所表达的生活是“颓废而
迷惘的”，如“蛛网上被缚住翅膀和双
脚的战士”，这种体悟应该也不算新
鲜，新鲜的是这两句话：“从混沌之中
进化而来的骨头/在低矮的云雾中，
走着走着就丢了最坚硬的那块/走着
走着，最良善的那块/也掉了”，这两
句，意象新鲜，概括力爆棚，写出了生
活的无奈，更重要的，这四行诗歌在
句式上是灵活多变的，诗人并没有以
死板的排比句式完成表达，这一点，
显示出诗人对诗歌节奏和情感基调
的控制力。

诗歌《粉色山茶》和《梦中该离开
的地方》可以放在一起对读。“粉色山
茶”是一个很私人性的意象，推断应
该是隐喻生命中的某个美好的理想，

或者用精神分析学术语说是写个人
的“白日梦”。白日梦没有“没有话语
权”，被生活所迫，只能在深夜之时开
放，梦想不能飞扬的诗人是困顿的：

“我与这世间再无一只风筝飞上天空
的距离/我成为了我的衙役”，一个被
生活摧毁理想的“我”，注定成为一个
被自我奴役的存在者。《梦中该离开
的“地方”》也是一首记梦诗，只是这
个梦是真实的梦，是作者的潜意识，
梦中的景象危险、陈旧而破烂，而这
个梦正是诗人真实生活的隐喻，最
后，她说：“谁是谁的囚徒/被时间与
粮食胁迫，被情感鞭打的物种/早已
失去了定义的资格”，这一句和《粉色
山茶》的末句形成了互文关系。

《码头》和《安检员》这两首诗虽
然使用意象大相径庭，但所表之意却
很相似。“码头”是一个起航又回航的
交汇点，“安检员”是高铁站里送人远
航的人，这两个意象都让人联想起漂
泊。而漂泊的游子最稳固的依靠莫过
于父亲和母亲，因此，当诗歌《码头》
中出现这句：没有父亲庇护的女儿/
是码头边没有根的木头，当《安检员》
里出现这句：“她们将和所有陌生的
母亲一样/迎接所有陌生孩子的到
来”，我们并不奇怪，她传达着诗人对
家的渴望。这两首诗歌异曲同工地表
达了诗人强烈的漂泊意识和对亲情
的渴望，女性意识鲜明地凸显出来。
相比《安检员》，诗歌《码头》的表现力
更强，“码头，让许多没有脚的灵魂/
有鳍可以游，码头/让许多没有思想
的浮萍，有岸可以靠”，这两句诗颇有
点北岛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
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味道，
堪称名言警句，令人深思。

如果说《码头》和《安检员》是表达
起航与靠岸的漂泊感，而《列车》则是
表达在漂泊途中的那种存在的迷失
感，这种存在感来自于对空间的迷失
——离故乡越来越远，“云与地之间相
隔一列火车”；也来自于对时间的迷失
——“今天与昨天、今天与明天之间/
相隔无数列加速行驶的火车”。

诗歌《对酒的向往》和《一支像梅
花一样孤独的葡萄酒》这两首诗歌可
以放在一起读。这两首诗歌里面藏着
一个充满狂欢精神的酒神狄奥尼索
斯，这也是诗人严琼丽灵魂的另一面。
这两首诗歌都从童年温暖有爱的记忆
开始，而终结于长大后的孤独与不自
由。渴望用酒将自己灌醉，或者在大雪
覆盖村庄的时刻爬上屋顶，这都体现
出诗人孤独境遇中的反抗精神。

通过以上细读，可以看出严琼丽
充满隐喻的诗性思维，让她的诗歌充
满了新鲜而迷离的意象，每个意象都
是一个破解她灵魂的密码，而当真正
地破解了这些密码，我们窥探到的，
是一个被生活压迫，被故乡遗忘，被
亲人忽略的孤独灵魂，严琼丽的诗是
一个“失根”的现代女性的自我拯救，
她的诗乃是一滴滴“具有穿透力的
水”，敲击在生活的“灰色的石头”上，
要实现“水滴石穿”。但愿在严琼丽那
里，这诗性之水可以真正实现击穿世
俗之石的责任。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台静农先生生
前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亡明讲史》近日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22
年3月版）。

《亡明讲史》讲述了明清易代之际
一段天崩地裂的史事。故事始于李自成
攻陷北京，百官四散，崇祯皇帝走投无
路，自缢景山；终于南京沦陷，福王被
俘。在这样一出亡国大戏里，小说以戏
谑滑稽的方式，写出崇祯王室最后一刻
的紊乱暴虐、宗室朝臣的苟且偷生、南
明小朝廷的尔虞我诈……这部写于抗
日战争时期借古讽今、针砭时弊之作，
表露出其作为一位“五四”文人和革命
者的忧国心声。这部小说写成后并未发
表，手稿藏于书斋80余载，直到本世纪
初被发现，现与读者见面的简体中文版
系首次出版。

台静农（1903—1990），中国现代著
名作家、文学史家、书法家，中国革命文
学的先驱者。曾于北京参与发起五四以
来第三个全国性文学团体“明天社”，后
同鲁迅组织未名社，倡导新文学。1945
年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大学。早年创作

重心在小说、散文、研究评论以及整理
编辑民歌集，后寄情书法。其一生笃守
学术，在文学、书画、经史研究上都取得
了卓然成就。

郑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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